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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臺灣大學之原委

和許多外國人一樣，我也經常被問到何以至

臺灣久居？每每以「因為喜歡臺灣啊！」

的理由簡單應答，多數人聽聞後即未再行追問。

今日，難得有此機會，讓我細數來臺灣大學之原

委吧！

我係1994年臺大創立日本語文學系時自淡江

大學轉任而來，光陰似箭、白駒過隙，轉眼間已

過了十餘年了，當初一起任教的同事，現仍在臺

大者僅謝豐地正枝教授、范淑文教授和林慧君教

授3人。事實上，促使我來臺灣的契機頗多，請容

我詳述如后。

早稻田大學時代的我，專攻之科系是與臺灣

完全無關的「教育學」，畢業論文題目為《江戶

時代「鄉學」之研究》，主要探討江戶時代後期

振興荒廢農村的「鄉學」，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在研究過程中竟發現，針對農民進行以漢學教育

為目的之鄉學對於振興農村發揮了極大之作用。

我的畢業論文主要在研討這些史實，當時對於與

農業似乎無關的漢學竟有如此振興農村的力量，

感到極其不可思議。此乃我進入臺灣大學的第一

步──與漢學的接觸。教育學系畢業之後，為能

繼續研究我深感興趣之漢學，轉入母校東洋哲學

系三年級。

第二步是與中文的結緣。當時在日本的大

學，如果要學習中國思想，首先要學會傳統的漢

文訓讀，所謂漢文訓讀即是以日本傳統方式解讀

漢學古文經典。當時的外文領域大多以英文、法

文為主，中文並未受到太多重視。然而漢文訓讀

法仍有許多無法解讀的文獻，必須想辦法對現代

文以外的所有文言文章進行解讀。記得進入碩士

課程那年的5月，系上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任

繼愈教授演說。講演告一段落後，任教授忽然問

我：「篠原先生，你為何要學中國哲學？」，

當時我尚未學習中文，完全聽不懂任教授的問

題，只好透過平木快道教授的翻譯簡單回答他的

問話。受到這個刺激，我即時下了一個決定，聽

完演說，就快步自演講會場直奔母校語學研究所

（相當於語文中心）申請研讀現代中國語講座初

級課程，從此，正式展開中文學習之旅。

第三步是我與臺灣的邂逅。我從5月開始學

習中文，有感於中文學習之不足，利用暑假到臺

灣進行短期中文研修。透過筑波大學鈴木達也教

授和中國文化大學志村雅久教授的協助，住進位

於新竹交通大學後面，地處東山道的輔仁大學附

屬華語研修所（現在的經濟部外貿協會），進行

為期一個月的中文研修。這是我頭一次的海外生

活經歷。之前我在日本只學了兩個月的中文，接

著在新竹學了一個月中文，但短期研修相當有成

效，歸國前我甚至能獨自一人環島臺灣旅遊。那

也是我第一次參訪臺灣大學。當然，臺灣大學的

日文•照片提供／篠原信行（日文系講師）
翻譯／姚丞倫



臺大校友雙月刊／2009年9月號 43

椰林大道及兩旁大王椰子的美深深撼動我心，且

因我是在席捲全日本的學運末期入學，當時日本

的大學氣氛十分詭譎，因此臺大校園的安定氣氛

以及學生充滿希望和自信的臉龐，帶給我極大震

撼。翌年的春假和暑假我都在臺北的國語中心學

中文。此外，我也利用寒假去了一趟中國大陸，

當時計畫在天津進行為期一個月的中文研修旅

行，還帶領一群大學生共同前往，此為80年代前

期。當時大陸的對外漢語教學環境未臻完善，相

較之下，個人以為臺灣的中文教授方法似乎比較

進步。

最後的一步，就是正式到臺灣大學就學。我

在修讀博士課程時想要到海外留學，並多方徵求

意見。當時在北京大學留學、現任關西大學教授

的吾妻重二學長來信提議，如欲研究思想，就該

前往自由地區探究。另外，當時正在臺大中文系

擔任客座教授的叔父篠原壽雄也建議，如果要到

臺灣留學，就該選最具自由思想之臺灣大學。其

實當時我的第一志願本來就是臺灣大學，但學長

和叔父的建議是促使我決定到臺灣大學研讀之重

要因素。正式成為臺大學生的我，仍選擇自己喜

愛的哲學研究所。在該處，共選修了鄔昆如所

長、劉福增教授、張永鋭教授及早稻田大學的前輩

劉孚坤教授等多位優秀而資深教授的課，在彼等

傾囊相授下，獲益良多。

我在哲學研究所上課，也逐漸習慣臺灣生

活，有緣擔任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的專任教

師，教學相長下，深覺中、日文都有進步。其後

方知，當時淡大的陳伯陶主任是我早稻田大學的

學長，無論於公於私都給了我這初生之犢許多指

導和協助。之後，又在種種因緣下，至臺大擔任

兼任講師，並在日本語文學系創立那年正式轉赴

臺大專任。 

關於譯者：姚丞倫，2007年日文系畢，現為日文所碩一研究生。

抱著對漢學經典的憧憬，來到臺大攻讀哲學，之後也進入臺大日文系服務。圖為篠原信行老師與學生攝於教室。


